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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砖缝隙 二维码在生长
老槐树垂下千条枝丫
扫码支付的提示音
惊醒了沉睡已久的石狮
铜火锅 沸腾着人间烟火气
无人机掠过
将旅游景点剪影
装进数字的相框

戏台上的蒲剧与街角的快闪
在暮色中相遇
老茶客 举起手机

直播着岁月的更迭
灯笼光晕里 AR 投影出全新图像

年轻人举起自拍杆
将传统与现代定格成永恒的微笑
石板路上 欢乐的足音
与游客的嘈杂声 交织成
新时代的交响

印象岚山根
■许 栋

我的梦里，一幅荷塘盛开、碧波荡
漾、少年垂钓、芦苇摇曳的水乡图画，深
入骨髓。

我可能是一个纯粹的人，就像我的
长者，爱憎分明，不喜谄媚。这源于我
童年清澈荡漾的荷塘吧。

许是上天让我的母亲饱受严寒酷
暑，在苦难的岁月里孕育出荷花盛开的
生命吧。因而我向往莲出淤泥不染、濯
清涟而不妖的个性，也期盼有生如夏花
般灿烂的人生。

童年的荷塘，在梦里如无数藤条缠
绕我的神经去寻觅追随它的脚步。

通往荷塘，一条幽静蹒跚的小路，
泥泞过，平坦过。记忆里，碧波荡漾的
荷塘里，微风拂过，荷叶上时而滚动着
的珍珠，又随风抖落。随着时间流转，
小荷才露尖尖角，含苞待放，饱满的绿

色莲蓬伸出水面，懵懂少年或撑着荷叶
伞，或戴着荷叶帽，或用荷叶兜着小鱼
虾；岸边姐姐在洗衣，棒槌声响，树枝上
挂满五颜六色的布衣；妹妹手拿木棍，
用罐头瓶垂钓，屏住呼吸，瓶里翻滚着
馍花，塑料小桶里鱼儿欢腾；还有蜻蜓
翻飞，驻足水面再一滑而过；更有蛙声
呱呱四起，张着口舌吐着白色的泡泡；
也或看见一片片的蛙卵以及鸡的欢蹦
抢食声。

听小溪流水的哗哗声，杨柳飘摇舞
姿摇曳，周边碧绿的菜畦……调皮的娃
娃把脚伸进小溪来回摆动冲洗着脚底
的泥巴，也或口渴顽皮地摘农家的西红
柿。成片的地里熟睡了青色带纹的瓜
蛋蛋，一看就能垂涎欲滴的青苹果乐
园，知了鸣叫，娃娃趁着果农熟睡偶尔
忘形着去摘瓜偷果。小手咚咚敲击的

试探声，小拳头咚咚的敲击声，瓜瓤浅
红的颜色，急奔的逃跑声，有告状的学
友，老师啪啪啪的竹板声，声声入耳，记
忆一生。

看见黑色的铁管，把荷塘的水抽向
千家农户的田间；茂密的芦苇塘，风儿
习习摇曳着舞姿，伴着母亲、姐妹，也会
折些窄窄的芦苇叶包粽子。

周边的村庄，有公办的西沟学校，
晨起的煤油灯，柴火升腾的砖炉，晕黑
了小伙伴的脸颊。琅琅的读书声，噼里
啪啦的算盘声，描摹的中国方块字，老
师的红色圈点，深深地刻在了孩子们的
心里。

荷塘的命运，由盛变衰，干枯得像
耄耋老人。“一县一品”工程，让荷塘恢
复了生机，碧波荡漾，莲蓬摇曳，柳树飘
飘，夜晚的蛙声此起彼伏，举行着一场
又一场的赛事。

凉爽的夏夜荷塘，有着现代闪烁的
霓虹，浓密的人都来赶着集似的乘凉。
一坡坡漫山遍野的绿植、盛开的鲜花，
还有核桃、樱桃、银杏、野果、樱花、苜
蓿。长青的雪松，几辈人的野桃花，依
旧矗立，盛开不败。

荷塘依旧，心似少年，梦里总也挥
不去的荷塘水乡。

梦里的荷塘水乡
■魏晓玲

鹳
雀
楼

鹳
雀
楼

小
路
小
路

（（
中
国
画

中
国
画
））

秦
丽
萍

秦
丽
萍

作作

本版责编 赵卓菁 校 对 李静坤 美 编 冯潇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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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编钟在河床轻颤
候鸟翅尖丈量起归途
涑水河畔的黄昏
行人的影子在桥边轻盈共舞

落日将金箔斗篷铺展水面
暮色从指缝流淌出蜂蜜的质感
童谣碎作星子
搅动
年轮状的涟漪

纸鸢游弋于靛青砚台
而风正在临摹云的字迹
季节的观察者
此刻
听见
根系裂开大地的声音

涑水河畔的絮语
■赵卓菁

一堆一二尺高的干枯的荒草中露
出一个坟头，上面零星地挂着几尾衰
草。这就是我那享年 73 岁，于今已去
世 40 年的老父亲的生命归宿、栖身之
所。

铲去荒草，培土修坟，不禁潸然泪
下。

父亲是一介平民，生不惊人，死不
显贵，啼哭着来到人间，默默地走完酸

甜苦辣的一生，悄悄地辞别人世。
要问他老人家一生的贡献，首推生

儿育女，完成了在他这一辈延续香火的
接力。

父亲一边当教书先生，一边帮家里
干农活。但因子女多、劳力少，一年到
头倒欠农业社钱。记得有一次我放学
回到家，家里空无一人，邻居说家里断
粮了，父母亲拿着口袋分头到坡下借粮

去了，案板上堆放着隔壁邻居救急的几
块玉米面发糕和高粱面窝头。但再苦
再累再难，父母还是把我们兄弟姐妹七
人养大。

一介平民，如此坚韧，从国家民族
讲，从家庭讲，谁又能说这不是贡献呢？

我们兄弟姊妹七人及其子女分别
有任世界一流企业美国通用（中国）公
司总监的，有任国企副总、政府副县长、
法院副院长的，有在政府职能部门当干
部的。父亲，你应该为有这样一脉血亲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父亲一生吃苦受累，没有享过一天
福。他殁于大集体之后，改革开放之前。
如今我们都长大成人，并且都有了自己
的子孙，却无法报答他的深恩……

父 亲 的 贡 献
■■侯经世侯经世

渡口夕阳

茅津渡。黄河古渡口。
四十年前，和朋友站在渡口看夕阳。夕阳

像一个巨大的、装满彩色颜料的滚筒，不停地
把血红血红的色彩洒进黄河中。

满河的水，凝滞一样，金属一样，闪闪发
光。

那时，意气风发，夕阳点燃不了我的感
伤，触景生的是青春对于未来和美的无限憧
憬之情。为赋新词，愁也轻飘飘的，如一片落
叶在风中飘摇。

四十年之后，又来渡口，独自一人。思绪
翻飞，如坝上轻柔的柳丝，不停地摇曳。

黄河的水，绿中带蓝，蓝中泛绿，我无法
准确地描述它的颜色。水面上波光粼粼，暖阳
恰到好处，不冷不热，给人一种既从容又惬意
可好好感受的空间和距离。从前的河水，也是
这么清澈的吧？不记得了。

在很多地方，与黄河不期而遇。它的雄
浑，浑浊，像黄土地一样的黄色，像是它的本
色。气势雄伟，波澜壮阔。自从去过黄河的源
头以后，才知道黄河有如此细腻如此清澈的
一面。太阳的微笑，像是我心里的自我嘲笑。
岁月是起伏的，并不是安静地流淌着的。一声
惊叹，一声尖叫，一阵眩晕，总是发生在黄河
的清澈之处。

一河之隔，是河南的三门峡。从山西平陆
这边看河南三门峡，和从河南三门峡那边看
山西平陆的感觉是不同的。两边都看看，才算
完满。人生难得有回望的机会，若非朋友的安
排，恐怕很难旧地重游。人生之中的圆梦之
旅、回望之旅，是最幸福的。你能看到自己曾
经的足迹，也能看到风景的变化，更能看到岁
月的流逝。

教体局的朋友说，从前这里很热闹，夏天
的夜晚，人们在这里吃烤串喝啤酒。

人间烟火气，大抵如此吧。想象一下那
烟，那香，那夜晚的微醉，如有三二朋友，知
己，或者同事，一边畅谈，当是一件快事。一轮
圆月照着，黄河在身边静静地流着。世俗的生
活中，总有随处可见的诗意。

一张桌子，几个小凳，便占满了坝上的通道。最多，可
容一人通过。我好奇而又担忧地想：“有人醉了，会不会掉
进黄河水中？醉酒的人，看一河的月光，不过是自家的席梦
思床而已！”

我笑笑，为自己童稚的想法。太阳笑笑，笑我想得多
了。

朋友说，最讨厌的是蚊子，烤串飘香的夜晚，蚊子会成
群结队而来。那也是蚊子战斗队啊，烟火的滋味对它们来
说是一种严酷的考验。

沿着河坝，闲庭信步。只是烟火和热闹的往昔，荡然无
存。渡口看夕阳的印象，在记忆中有迹可循。干净而又安静
的坝上，似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朋友的话，袅袅娜
娜，像是从天外传来，真像是遥远的传说。

无暇再看一次夕阳了，我们就此错过。从前的喜欢，现
在的惧怕，错过倒是最大的宽慰。

拐过弯，一大团蚊子，密密麻麻，把我和朋友包围了。
它们一路追，我们一路跑，且用手和帽子驱赶。我们狼狈地
逃离。

说蚊子，蚊子到，所有的生命都是有灵性的。也许，蚊
子家族，是四十年前我见过的那一支吧？如是，它们的热情
和亲密是一种隆重的欢迎仪式。只是，我有点畏惧，如同我
畏惧和夕阳重新相互凝视。

茅津渡口，游轮的喇叭声声做着广告。不是旅游的
季节，游人不见。这船，豪华，现代，又像是古诗词中
的孤舟，寂寥而又倔强。混合的意象，倒像我此刻的心
境。

夕阳如我，我如夕阳，见与不见有什么意义呢？

古盐道

我像一只大鸟，从山上飞驰而下。
山是中条山，路是千年的古盐道。
山下，是尽收眼底的古盐池。
诗人的想象，总是无限美好的。一落地，便是一份尴

尬。诗与散文的区别，又何尝不是如此的？
上山的辛苦，我无法体会。缓慢艰难的跋涉，我无从体

验。千年的古盐道，我是踉踉跄跄从山上往下而行的。上
山，踩油门；下山，踩刹车。这是截然相反的一种体验。

千年以前，盐是什么？军火，管控物质，国家税收的重
要来源。从运城到解州，浩浩荡荡，一望无际，那么一大片
盐池，想象和常识，微笑不语。

八公里长的盐道，从运城盆地出发。上了山，便是平
陆；跨过茅津渡的古渡口，便是河南的三门峡了；跨过黄
河，就进入了中原的腹地。

走在狭窄的古盐道上，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大石头
横起来，便是山壁，躺下，就是石路上宽宽窄窄的门槛。微
小的石粒，是寂寞的陪伴，是陪伴的话语，马蹄，人的脚步，
一路都在和小小的石粒亲密交谈。

朋友陪我，让我看看古盐道。我不以为意，只怀着一种
旅游的心态。从小，我是上过山的，去过大山的深处。眼前
的古盐道，不过是大山深处的一条普通的山路而已。

伯乐来过，在此相过马。伯乐听说这里有很多运盐的
马，他来这里专程相马来了。我惊诧，我惊讶，神奇的传说
很遥远，没想到，遥远的传说，落地在我的家乡，我的脚下。
这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这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突然变
得厚重起来，丰富起来。我对历史感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抵如此，因为它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遥远而又不
可企及的。它就在脚下，它从远古走来啊。

突然，我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起来，生怕错过任何一处
微小的细节。朋友弯下腰说：瞧，这就是当年运盐马蹄踏出
的蹄印。在巨大的石块之中，小小的凹痕，像是按照马蹄印
浇铸出来的一样，呀，象形文字。它不需要任何文化修养，
任何一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认得，这是马蹄印。

吧嗒，吧嗒，马蹄敲击在巨石上的声音，如此尖锐，如
此响亮，此刻，在我的耳畔回响，回荡。我闭上了眼睛，仿佛
看见了驮着盐袋的马，负重前行的马，浑身汗津津的马，而
这深深的蹄印，在坚硬的巨石上敲出的蹄印，凝结着多少
的汗水和辛苦。

三月中旬，春日暖阳，以舒适和惬意的温度照耀着。有
风吹过，不冷不热。从右侧望去，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山
上，尽是褐色的树木，灌木，以及枯黄的草。春天像个吝啬
的小姑娘似的，还不肯把它的绿色涂抹在这大山之中。只

有杏花，这儿一团，那儿一片地开着，像大雪
花在飞扬。寂寞的山，单调的山，荒芜的山，
野性的山，因为杏花的绽放，突然拥有了灵
性，水性，变得丰润起来了。这些杏树，全是
野生的，它们所处的地势、位置，是它们最好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千 年 以 前 ，那 些 运 盐 工 是 无 暇 欣 赏 的
吧？

我一直在想一个幼稚而又可笑的问题，
那运盐的牲口，也许是驴，也许是骡子吧？在
乡下生活过劳作过的人都知道，马可不是最
佳的选择。马容易受惊，一惊之下，就失控
了。稳妥的是驴和骡子。历史是由历史学家
和文学家写成的。张果老倒骑毛驴，是仙；阿
凡提骑毛驴，是幽默大师；春风得意马蹄疾，
是诗人；骑马征战天下的，是元帅和将军。

也许，马是一种象征吧？就像拿破仑象
征和代表了所有优秀的士兵一样。诗人断然
不愿写“春风得意驴蹄疾”这样的诗句吧。

古锁阳关，当是今人所为。看着砖雕上
的几个字，我摇摇头，淡淡一笑。不过，一种
敬意油然而生。这个锁阳关，虽是征收关税
或者监督把守的关卡，但确实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气势和作用。一面是山体，一面
是深深的峡谷，万丈深渊也对，只是没那么
险峻。一个人衣服口袋里装点盐，沿半山而
行还是能躲过锁阳关的岗哨监督的，若是牵
马牵驴牵骡子驮盐，那是万万躲不过去的。
毕竟，万丈深渊没错，但山没那么陡峭。

古人的智慧，古人的勤劳，晋商的闻名，
都写在这一条古盐道上。

我没有走完古盐道，是想给想象留下更
多的空间。无论是神奇，还是美好。据说，山
下古盐道，有可供两辆马车通行的空间，是
从巨石上凿出来的。我不能理解，山上一辆
马车通行都困难，山下凿那么宽的路意义何
在？更何况如此陡峭的古盐道，在我看来，马
车是根本无法通行的，只能一匹一匹马驮盐
而行。一辆马车驮多少盐？一辆马车由几匹
马拉？这不是贾岛在推敲文字的用法，所有
的文字都需要生活的常识和经验来检验。

历 史 大 约 就 像 这 条 古 盐 道 吧 。曲 曲 弯
弯，坎坎坷坷。我感动，充满敬意。有什么好
注释，好讨论，好争论的呢？这是一条祖辈走
过的路，献上我们的鲜花和掌声便好。

风口山

逶迤起伏的山，是中条山脉中的一座山。但它有一个
特别的名字，叫风口山。风口山中，有一个小小的村子，叫
风口村。

这座山的名字，从前可没有什么诗情画意，倒是忧伤
和烦恼的代名词。风是这座山的特产，风是这个村最大的
财富。一年四季，风如夏日的蝉鸣，就那么没完没了地聒噪
着，从历史的深处走来。

三月中旬，站在风口山上纵目远眺，山上高高低低的
树，都是冷冷的表情。只有山坡上的杏花，开得热烈，豪放。
树不摇，草不动，风在哪里呢？低头看看摆动的衣襟，抬头
看看远处旋转的风车，就知道风在哪里，风是如何黏人了。
它就像受了委屈已久的孩子，好不容易找到了倾诉的对
象，唠唠叨叨，缠缠绵绵，哀鸣不已。

村庄，大山，就以这个任性的孩子的名字命名了。本来
是野性的，原生态的，孤独的，高傲的，倔强的，但一条古盐
道蜿蜒而来，这山便厚重起来，丰富起来。隐约的马蹄声，
鼻息声，脚步声，也许还有山歌声，马铃声，风愉快而又忙
碌地承担起了传递的责任。

山上的树木，一定是风催绿的。山上的各种花朵，一定
是风催开的。山上的各种果实，一定都是风吹落的。

山下，是千年的古盐池。这山也是千年的山了。那么
远，又那么近的古盐池，想必在四季风景的变化中，也会呈
现出不同的色彩吧。

俯瞰一下，觉得自己会变成一只小鸟，在风中飞翔。
一架一架的风车，在唱歌。从上往下看，从下往上看，

这风车都像在移动，只不过一个是上山，一个是下山。吃力
或轻松，根据凝视的角度和方位而定。但是，只要站在风车
之下，便会大大地震撼。这庞然大物，像个巨人，而我变成
了童话里的小矮人。我仰望它，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它俯
视我，不可一世的样子，巍峨耸立。巨大的、几十米长的风
车叶片，像巨大的手掌，在抓捏着风，一如儿时，在小溪中
用手抓水一样。嗡嗡嗡的轰鸣声，真像是大山发出的咳嗽
声和呻吟声。

一片一片茂密的油松林，让山变得洋气起来。虽是人
工培植，但沉默的山却不那么看，它觉得是自己孕育出的
儿女。没有油松林，夏天的风口山已经很凉爽了。有了油松
林，更是凉上加凉，太阳再也无法无遮无拦地散步了，它像
个淘气而又顽皮的孩子，只能从树木的缝隙中偷偷摸摸地
穿行了。

很自然，这里也是避暑胜地，更是度假的好去处了。绿
树掩映，红白相间的房子，很精致的风景，恍若置身于欧洲
的小镇了。家乡人都是朴实的，也没有向我介绍，这里还是
国家级的森林康养基地，他们以为我知道，责任在我，我应
该知道。只是季节不对，若是夏天来就好了，它的美，惬意，
舒适，诗情画意，都集中在炎热的夏天了。

很多年前来过，印象中很荒芜，而现在，生机盎然。油
松林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盖在风口山上。无论山体如
何的黄，树木如何褐，枯草如何的惨白，但这一片油松林像
绿色的宣言，绿色的呐喊，绿色的火焰，让整座山都热血沸
腾，跃跃欲试。

上了风口山，映入眼帘的山，已不是山了，而是塬。横
七竖八的塬，像贝壳的纹路一样，层层叠叠，妙趣横生。那
小小的梯田，像裸露的贝肉。在蠕动，是的，在缓缓地蠕动。
想起乡民，我的笑有点凝滞和苦涩了，耕种不易啊，一小块
一小块的土地，既不平整，且又不大。慷慨的大自然，有时
候，又那么吝啬。

风口山，风口村，站在风口之中，感觉风把我也吹拂成
了风口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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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春季当属仲春，到原野里瞧
瞧去，一块一片、一条一缕的麦田，一天
一个模样儿变。早春蔫不拉叽的黄褪了
又褪，腰身渐渐直，渐渐挺，已呈威势的
麦苗，茎茎叶叶末端戴着的顶顶黄茬儿
的帽子，一夜之间若不见了踪影，没啥
奇怪，你问它们去哪儿了？攒足了绿的
叶尖尖笑笑：它们去风里了。

去风里的去了，来风里的来了。纤
如细发的春雨无声地滋润大地，深陷爱
的倾诉，于是在看似干巴巴的路边，干
巴巴的河堰河漕，干巴巴的沟洼坡岭，
干巴巴的一切枯竭的荒凉里，生发出春
的诗意，冒起少年髭须般稚气轻弱的
草，它们零零碎碎、厮厮磨磨到植树节，
绿意匀染，绿意生辉。

草有草天生的顽强，树有树从来的
梦想，那些苗圃里的树苗，和乡民田里
育的也春心动荡，是桐树，是杨树，枣
树，杏树，桃树，苹果树，梨树，无花果
树，核桃树，叫不出名字的各种树。卖树
苗的乡民小心挖掘，油纸包住带母土的
树根，三轮车拉到进城的路边，看看路
两旁荡着青或紫红穗花的毛白杨，皮，

青白的，杆，粗壮的，就是它了，把树苗
倚在毛白杨上卖。也有不下，放开三扇
车门，一端搭在三轮车的高处，一端置
于低处卖的。也有车转来，平放在冬青
和毛白杨的旮旯卖。他们是扎堆卖，占
地卖，不叫卖，买树苗的人知道他们在
那儿，就像知道城里有几个超市、有一
南一北两个菜市场一样清楚。

春天的迎春花也来，来得忒早，还
有山间盆地里哗哗啦啦盛放的杏花，它
们不择地域，那么朴素，平民化地亲近
所有的人。而北吴村中条山山沟里的那
一沟杏花，听说蔚然成林，颇为浩繁，想
来也是分外的白吧！那里有一年一度举
办的杏花节，成功办有几届了，也快到
了庆祝的好日子。想想吧！想想踏春赏
花的红男绿女，大人小孩们穿梭在一沟
杏花怒放的花海里，衣粘杏花香，裙裾
兜花片，恋人赠花枝，多美！还有，还有
那些靠杏果致富的杏民们，摩拳擦掌，
已在准备杏园人工授粉的大事情。

除了杏花，再说那些早开的樱花，
城里的公园里有零散的，我们村庄新修
的公园里有几树，干农活的乡民路过瞧

瞧，眼睛里出乎意料地渗透春天的色
彩，花儿赏心悦目，似乎让人年轻一把。
至于围绕 4A 级景区堆云洞，打造衍生
的樱花谷里的两千多株樱花和一年一
度“以花为媒，以节会友”的樱花节，要
热闹到四月下旬呢！

草，树，花，雨，大田薄膜上敞怀生
长的脆白菜、茄子苗、西红柿苗、辣椒
苗，下在田里的各样种子，它们委身春
天的田野，它们经受春雨的洗礼，它们
携风舞蹈，它们和着袅娜的垂柳歌唱，
舞着唱着，燕来了，到桃花绽放时，杏花
多已败去。花随风而去，不是死亡，它们
用坐暖的窠迎接果，抑或迎接满树的翠
嫩。

春渐渐深入，春的鸟声如支动听的
大合唱，它们从庭院瓦厦边唱边飞向田
野，唱得满野黄黄的油菜花妖娆鲜艳，
唱得蓝天白云黄亮亮的香氛，醒来的蝴
蝶蜜蜂，天地间倾诉唯美甜蜜的童话。

深入春的乡民们，到仲春口齿并不
寂寞，铁锄挥洒在麦垄麦稞间，锄倒的
草，有些是草里的花地菜、猫耳朵、扫帚
草，他们一一捡起，打打根上的土收进
筐中，锄尖一低，荷肩出地，打开三轮电
动车，加快电门“嗤溜嗤溜”回了家，迫
不及待淘洗，切面刀下的野地菜切成一
段一段，食品碱抓抓，添好面，捏一团，
再捏一团，摆在干净的笼布上上锅蒸二
十分钟，好了，就着米醋，或者柿子醋挑

（拌）的油辣椒和春葱的碎丁子，美美地
吃吧！

最 美 的 春 季
■李水仙


